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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子奇也彈出一枚嫖，撞歪了另兩技長
箭，總算躲過了第一關，可是對方已搭上第
二支箭了！

金蒲孤見駱強那一枝箭居然射斷了自己
的金僕姑長箭，心頭不禁一驚，連忙抽出兩
支金僕姑架在弓上。

雙方幾乎是同時發動的，一時但聞箭聲
破空，呼嘯不絕，金蒲孤那兩枝箭分作兩個
不同的用途，一支撞落對方的來箭，另一支
卻向著那十一人飛去！

鈴掙的箭撞聲方落，忽然傳連續的蹦蹦
之聲，那是金蒲孤看出情勢危殆，採取了一
個釜底抽薪的辦法！

他第二支箭所射的目標是那十一人的弓
弦，蹦蹦連響，正是那十一把強弓斷弦發出
的聲音！

那些人的弓弦已斷，無法再行放箭，一
進怔在當場，駱仰和神色微變，冷笑道：
「金大俠果真好手法，敝人看得手癢，也有

一點不成器的玩意想討教一番！」
說完將手一揚，射出七八點黑星，勁疾

如風，直奔三人而來，呂子奇見狀大驚，忙
將手中的錢鏢全數發出，每一點金光迎著一
點黑星，繞空飛舞，兩個人的手法都相當精
奇，盤旋片刻，結果一起落在地上。

大家才發現駱仰和發出的黑星竟是一支
支的透骨鋼釘，每一支鋼釘都穿在錢鏢的中
央方孔中。

現在祇剩下金蒲孤手中的一柄長弓了，
他搭上一支金僕姑長箭，沉聲道： 「打
探良久，金某想告退了！」

駱仲和冷冷一笑道； 「全大俠何必這麼
早就走呢？敝人還想繼續討教呢！」

金蒲孤怒聲道： 「駱先生！金某不想傷
人，可是你再如此糾纏不清，金某這一箭少
不得要以你為目標了！」

駱仲和哈哈大笑道： 「妙極了！駱某手
中這一把透骨鋼釬也正找個人試試看，我們
互換一招吧！」

語畢將手一揚，金蒲孤深恐落後，忙控
弦發矢，誰知剛一用力，箭沒有出手，弓弦
已拍的一聲，斷為兩截！

駱仲和又是一聲大笑道： 「金大俠果然
是仁者之射，知道我那一手放的是空招，居
然也自斷弓弦，這份心胸實在值得敞人欽
仰！」

金蒲孤大驚失色，顧不得他的挪揄，連
忙舉起手中的弓弦一看，祇是斷處都泛著烏
黑的顏色，好像被燒焦了一般，不禁長歎一
聲，目中隱含淚光： 「你用什麼東西毀了我
的弓弦？」

駱仲和哈哈大笑道： 「金大俠射技無
雙，敞人的確想不出什麼對付的方法，結果
大俠射斷他們的弓弦，才觸發敝人的靈機
……」

金蒲孤的神情已由悲哀轉為憤怒，厲聲

大叫道： 「廢話少說，你究竟用什麼方法毀
了我的弓弦！」

他這柄長弓確非常物，鐵木作胎，蛟筋
作弦，的確是無器可克，一旦被毀，不僅使
他痛心，更使他不甘心。

所以他處在這生死關頭，什麼都不想，
一心祇想弄出個究竟，駱仲和險惻側地一笑
道： 「敝人知道大俠這把弓必非凡品，尋常
手法，定然毀不了它，因此動了一點腦筋，
用出了我精心制練的獨門透骨釘，而且我也
知道大俠的暗器手法十分高明，所以不敢明
白出手，祇是讓釘身在大俠的弦上輕輕地沾
了一下！」

金蒲孤征了一怔叫道： 「輕輕一沾就毀
了我的蛟弦？」

駱仲和哼聲道； 「你的蟻索固然名貴，
我那支透骨針也不是輕易可得的，我費了幾
年年功夫，才煉成九枝，完全用來與你的弓
弦作抵了，若不是呂老雄的金錢嫖湊在裡面
作個暗頭，我這筆交易可真吃虧太大……」

金蒲孤聽了又是一怔，連忙向地下望去
祇見目子奇的錢鏢與那八支鋼釘都化成了一
灘黑水！連風磨銅的錢嫖都能蝕化無形，可
見那釘上的劇毒之烈，可是金蒲孤驚心的倒
不是這一點！

那駱仲和和九支毒釘出手，原是要殺死
他們三人的，若非呂子奇錢嫖功夫到家，無
論是誰，挨上其中一支毒釘，恐怕早已屍骨
無存了，可是他又有一點不解，駱仰和的暗
器手法如此高明，毒釘又比錢嫖多上一支，
照理說也可以穩殺死這邊一個人，而且這三
個人中，自然是以自己最有被殺的資格，何
以 駱 仲 和 僅 取 弓 而 舍 人 呢 ？

（一五九）

我一邊聽美也子解說，一邊轉過頭看著平地的
西邊時，突然心臟一緊。

平地的西邊有一張去除穢氣用的繩簾，綁在杉
樹的殘幹上。在繩簾的旁邊站了一個人，她紅著臉
一心一意地數著念珠。雖然那祇是側影，但是我一
眼就看出她是個尼姑。

她是濃茶尼姑嗎？
「我們回去吧？」
我輕聲的說，並拉了一下美也子的袖子，然而

美也子卻轉過頭來說： 「沒關係，她不是濃茶尼
姑，她是老的梅行尼姑，人很和善，所以不必擔
心。」

我後來才知道老的正確寫法是姥。這原本是一
個別名，流傳在日本大街小巷的姥捨傳說中，曾經
出現過這個地名，後來姥不知不覺地被傳成老。姥
那裡有一問寺廟，叫做慶勝院，梅行就是那間寺廟
的住持。梅行的正確寫法應該是梅幸，梅幸尼姑人
概不知道有一位歌舞伎演員梅幸和她同名吧。

梅幸尼姑一心一意地祈福了一陣子之後，終於
站起來轉向這裡。她好像有點意外地張大雙眼，馬
上又露出親切的微笑。她果然和濃茶尼姑妙蓮完全
不同，有著與眾不同的高雅氣質，臉蛋白白圓圓
的，有點像觀音菩薩般柔和。在她光而圓的頭頂
上，戴著一頂茶色的宗匠頭巾，身穿黑色袈裟，年
紀大概超過六十吧！

梅幸尼姑數了幾顆念珠之後，靜靜地向我們這
裡走過來。

「大師，您是在祈福嗎？」
「是的，因為有大多的事令人擔心了。」
梅幸尼姑稍微皺了一下眉頭，盯著我看。
「這是東屋的……」
「是的，他是辰彌。辰彌，她是慶勝院的梅幸尼姑。」
我輕輕的點點頭。
「能在這裡見到你，真是大好了，我現在正要去你家幫麻呂尾

寺住持的，」
「真是辛苦您了。」
「大師，麻呂尾寺的住持師父身體還好嗎？我聽說他生病了，

」
「是的。唉，他的年紀也大了，難免會有病痛。今天應該是由

英泉代替他去你家，我會助他一臂之力的。」
「真是麻煩您了，那麼我們一起走吧！」
當我們走到石階附近的時候，梅幸尼姑突然停住腳步回頭看了

一下： 「真的是太殘忍了！」
「咦！您在說什麼。」 「啊！我是說那棵叫做小竹的杉村。」
梅幸尼姑指著那棵被雷劈倒的杉村。
「咦？那棵杉樹叫做小竹嗎？」
「是的，那邊的那一棵杉樹叫做小梅，和這棵叫做小竹的杉樹

原是雙胞胎杉樹。對了，東屋的雙胞胎姐妹小梅。小竹女士的名
字，就是來自這兩棵杉樹的。」

梅幸輕聲說道。
「兩棵杉樹相互依偎在一起超過了幾百年。幾千年，如今一方

被雷劈倒，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總覺得這是災難要發生的前兆，
也為此深感不安。」 梅幸也是這個村子的人，當然無法擺脫八墓神
傳說的陰影。不知不覺中，我心裡覺
得很不安。 （四十六）

祇見掌珠和步蓮二位小姐處，早差了兩個丫頭，送將東道銀
子來了。韓香再三不收，送了幾次，然後收了。韓香一面備辦酒
餚果茗，一面去稟知華夫人。這華夫人是最愛三個女兒的，又是
韓香來說，不好阻他之興，祇得說到： 「他們既要去，你可分咐
園公緊閉園門，不可令老爺得知。」韓香應諾去了。

卻說蔣青巖絕早起來，打扮得異樣風流，祇候吃過早飯，便
要抽身。不料這日早飯獨遲，直到小中，方才飯到。華刺史出來
相陪。吃過了飯，華刺史坐了談笑，竟不動身。蔣青巖胸中十分
著急，卻沒個法兒遣得他去。華刺史談了一會，又向蔣青巖、張
澄江、顧躍仙三人道： 「我想楊素那老賊，未必便肯丟手，老夫
自那差官去後，魂夢不寧，祇怕還有甚風波到來。夜間與老妻商
議，到要三位賢婿作急回府料理，到秋初一齊來此，或贅或娶，
各完大事，那時老夫的責任便輕了，不知賢婿們意下如何？」張
澄江和顧躍仙兩人連忙答應道： 「小婿們出外多時，定省久缺，
連日正要請命於岳父，以便束裝。今既蒙岳父許以初秋完娶，小
婿們明早即當返捨料理。至於楊素那廝，他心中雖然不悅，料無
處可以發端。不須深慮。青巖兄或者還可少住。」蔣青巖道：
「小弟與兩兄同有大事在身，自當同返。」蔣青巖口中雖是這等

說，心中覺得： 「明日便行，未免太速了些。」沒奈何，祇得聽
他二人的信止。祇恨華刺史不動身，他不礙到園中與柔玉小姐一
會。直等到中午，華刺史方才起身入內。分咐備酒，與三個女婿
餞行。

蔣青巖忙忙要抽身到園中去，又被張澄江和顧躍仙纏他，又
挨了一會，日已西向，才得脫身。急急忙忙走到花園門首，祇覓
園門緊閉，裡面有人說話。蔣青巖恐怕他院子們在內，不便敲
門，祇得在門外站住。站了一會，見那園門忽開，一個彎腰曲背
的老兒，同著一個黃頭髮的小廝，各挑了一擔枯枝亂草，走將出
來，反手將園門帶上。那小廝道： 「阿爹鎖了門去，衙內小姐在
亭子上看花，恐有外人混了。」那老兒道： 「此處那討外人，我
們挑去就來，鎖他做甚？」說罷，挑了便走。蔣青巖站在一邊，
讓那兩個老小走過了身，正要進那園中去，忽聽得張澄江和顧躍
仙二人在那喊道： 「青巖兄！青巖兄！」蔣青巖聽得，吃了一
驚，祇得倒迎上前來。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說道： 「青巖兄，有
甚好去處，何不攜我兩人同游一遊。」蔣青巖道： 「偶爾閒步，
無甚好處可游。」 （三十四）

他想了想才說： 「我知道了，因為我們有
個賢內助。」

「賢內助？」這下換崔幼晴不懂了。
「就是光陽。」孟虎悶笑。

王光陽聽到孟虎提到他的名字，才擱
下碗筷。 「什麼事？」

「我說你是賢內助。」孟虎回話。
王光陽愣愣地抓著短短的五分頭。
「舉凡公用空間的打掃一向是光陽在

包辦，甚至早餐也是他在張羅，我和宇堂
祇要負責交早餐錢就行了。」

「哇！沒想到光陽大哥這麼厲害。」
「所以妳可以比照辦理，一個月祇要

交一千元當早餐費，就可以吃到中西式各
種不同的餐點。不過放假日例外，大家生
活作息不一樣，所以自行解決。」

「好呀好呀！這樣我就不用煩惱早餐
沒地方吃，以後就請光陽大哥多多照顧。
」崔幼晴調皮的行了個九十度的禮。

「我都隨便弄，阿虎和宇堂也隨便
吃，不知道妳能不能習慣？」王光陽客氣
的說。

「習慣！我很好養的，請把我當兄
弟，照豬養就可以了。」跟王光陽說話反
而讓她可以很自然的說笑。

「那好，歡迎妳加入我們。」王光陽
說。

「謝謝你們讓我加入。」崔幼晴伸出
右手，打算與王光陽相握。

王光陽愣了一下，才伸出手與她輕握
一下。

「以後嫁給你的女生，一定很好命。
」崔幼晴恭維著。

這句話讓王光陽的黑臉更紅了。
「我怎麼沒有？」孟虎淡淡抗議。
「沒有什麼？」她問。

孟虎舉起右手。
她會意，祇好伸出右手。
手與手相握，雖然祇有那短短的一

秒，她的心卻還是感受
到了強烈的悸動。

新環境、新床舖、
新生活，崔幼晴雖然覺
得 很 累 ， 卻 睡 得 不 安
穩。

夢裡夢外，她恍惚
走進學校，制服一換，
又從校園回到現在。

夢醒時，天光才微
微亮，她卻怎麼都無法
再入睡。

跳 下 床 ， 打 開 房
門 ， 看 了 對 面 房 門 一
眼，才走進隔壁的浴室
洗臉刷牙。

看來以後她得提早
一個小時起床梳洗。她
可不想讓孟虎瞧見她一
臉還沒睡醒的醜樣，而
且這樣就不會和光陽大
哥撞在一起搶浴室用。

回到房間，拿出昨夜洗完澡換下的髒
衣服，來到後陽台，趁著沒人時趕緊把衣
服洗一洗。

之前在瑪俐家時，都是集合瑪俐的衣
服一起丟進洗衣機洗，才不會浪費水電，
但是現在，她祇能認命的用手洗衣。

幸好夏天的衣服都很薄，三兩下就洗
乾淨了，可是要曬在哪呢？ 看著曬衣架
上掛著幾件襯衫和T恤，依身材來判斷，
這些襯衫應該是孟虎的，T恤應該是王光
陽的。還有一個曬衣盤上，夾掛著好幾件
男人的內衣褲……她頭一偏，假裝沒看
見。

最後，祇好將裝著濕衣服的洗臉盆端
回自己的房間，打開那唯一的窗戶。太棒
了！窗外有加裝鐵窗和遮雨棚，那她就可
以把衣服曬在窗外了。 (十六）

他們集中精力在研究蛾類昆蟲，因為有好幾
種蛾類，異性之間，傳送訊息時，訊息可以傳出
三公里之外，而被準確無誤地接收到。

不過，我一聽得梁若水這樣問，就知道他們
的研究工作，看來並沒有多少突破！

她問著，滿懷希望，良辰美景的回答卻是：
「不，沒有這種情形，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我

們總是在同時想同樣的事！」
梁若水 「啊」地一聲，略有失望，我已經很

性急： 「那病人的資料帶來了？」
梁若水打開她帶來的那雙扁平的公文包，取

出一個文件夾來，我接過來打開，裡面祇有寥寥
數頁，一看到一病人的照片，我已經一呆，那是
一個又乾又瘦的瘦子，和那個 「建文帝」一點不
像！」

病歷也簡單之至：嚴重之極的先天性白癡，
智力程度幾乎等於零，腦部機能嚴重障礙！

我抬起頭來： 「這個病人……在醫院？」
梁若水點頭： 「我見過他，可是……可是我

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頭。」
我作了一個手勢，示意她說下去。溫寶裕又

來打岔： 「你剛才宣佈，梁醫生一來，你就說一
切經過！」

我狠狠瞪了他三十秒鐘之久，他才縮了縮
頭，不敢再說什麼，可是喉嚨裡還是有古怪的
「咕咕」聲冒出來。

梁若水道： 「我是在兩個月之前才回來的，
進這家醫院，也不過一個月，本來絕沒有覺得有
什麼不對。接到
你的電話之後，我才發現，醫院至少有兩個這類
智力等於零的病者不知下落。」

我吸了一口氣： 「具體情形怎麼樣？」
梁若水想了一想： 「這一類病人之中，有幾

個是從小就被家人拋棄，被福利機構收留下來，
一直養大，後來又轉到醫院來的，這一類病人，
無親無故，可以說是世上最孤苦的人！」

我喃喃說了一句： 「他們自己，由於智力等
於零，倒不會覺得痛苦的！」

梁若水遲疑了一下： 「他們的智力雖然不
全，可是身體發育，還是和常人一們，所以，如
果真是不見了幾個的話，就有可能……有可能
……」

她說到這裡，現出駭然的神情，又立時補
充： 「可能是我神經過敏……」我也不禁駭然，
因為我已知道她想到的是什麼了。

我忙道： 「梁醫生，我看不會是在醫院中有
人在作非法的人體器官買賣！」

這句話一出口，屋子中靜了好一會。人體器
官移植手術已十分普通，在白癡身上打主意這種
情形，也不是不可能出現，但是我卻不以為在這
件事中有這種犯罪情形在。

梁若水苦笑： 「我認為，這個A三二七四
不是原來
的那個，原來的那個，可能真是曾和你在一起的
那個。 （八十四）


